
文學類大專社會組第二名 

彩恆 

最美麗的風景：《再見，寂色之城》 

 

我生在名為寂的永恆之城，注定在無聲無息的世界裡活著，因為它築起的城牆很

高，必須用一生的力氣去翻越，那無盡的陰影籠罩了整座城，化作它的象徵色彩

---名為寂，是它的代名詞、是最堅穩的防護，因此我不曾想過要離開。 

 

它是無聲地獄，也是寂色伊甸園，它的色彩在城牆裡恆久呼吸著，成了我唯一的

寧靜天堂。 

 

自大腦有意識起，我已習慣沐浴在萬籟俱寂中，沒有掙扎、沒有驚慌、也沒有選

擇，我安然地享受這自以為正常的無聲世界，毫無顧忌地朝身旁的人們展露我所

有的喜怒哀樂，無論周遭變化如何，都影響不了我的情緒。 

 

我在寂色之城無憂無慮地奔跑著，時而跳躍、時而翻滾，在寂靜中擁抱無數個燦

爛的四季，那是我最自由自在、最單純美好的時光，即使沒有聲音也不會感到恐

懼與悲傷，彷彿這裡的一切不存在黑暗，只有最純粹的幸福與快樂。 

 

直到後知後覺的我，初次戴上了人工電子耳，陪伴我的寧靜突然消失在它的喧囂

中，靜謐的世界彷彿被它硬生生地干擾了，我忍不住捂起耳朵，它的雜音衝擊了

我對聲音的認知，這個有聲世界給予我的第一感受不是很好，而身旁的人卻告訴

我，它必須陪伴我一輩子，所以我必須去接受它。 

 

兒時經歷手術的人生階段中，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住院這麼長時間、為什麼那

一夜睡了特別久、為什麼我一直不斷地嘔吐、為什麼頭上纏繞這麼多繃帶、為什

麼沒有跟同學一起上課、為什麼不能開心的跑跳、為什麼頭跟耳朵會流血會痛、

為什麼我所問的這些疑惑大人們都不肯好好地回答我？ 

 

而他們的眼神與舉動給了我答案，這答案對他們而言是最殘酷的真相，也是不願

面對的事實，這對我而言卻是另一個未知的新世界。 

 

從戴上耳機的這一刻開始，我才真正意識到，原來我是「特殊的」、原來我是「聽

不見的」、原來我的聲音是「不一樣的」、原來那座城是我「暫時的樂園」，原來

我必須聽見聲音、必須學著開口說話、必須與一般人交流、必須面對有聲的現實、

必須讀懂這有聲世界的所有訊息，對我而言，與寧靜天堂比起來，這一切是真正

的地獄，當我意會他們對我投以憐愛、同情的目光時，內心彷彿有什麼正悄悄的

在發芽生根。 



 

當周遭的人不斷地告訴家人應該把我送到啟聰學校，阿嬤堅持我要跟一般人一起

讀書，而不是因為有缺陷就要去到那一般人所謂的「不一樣的地方」，雖然在這

一般的環境裡，能使我說話的流暢度與口齒清晰有很大的進步，卻也造就我一輩

子的心理陰影，直到至今在想起仍心有餘悸，當時的決定是對是錯我不知道，只

知道這是我永遠無法擺脫的障礙，就像寂色之城外那道高不可攀的牆垣，光看著

都讓人感到疲憊、讓人難以呼吸。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聽不見」成了我的壓力來源了呢？ 

 

當我被老師叫上台說話時，我感到有強烈的視線往我身上游移，看著台下的同學

時不時地交頭接耳、還發出了笑聲，一個個微笑的面孔彷彿在嘲笑我的聲音，我

忍住想跑出教室外的衝動，硬著頭皮用不標準又含糊的中文快速念完課本，不願

去想後來的結果是否有達到老師的要求，此時此刻的我只想趕快逃離這個世界，

乾脆直接屏蔽掉外界所有的聲音，躲進寂色之城這我唯一的避風港，像個需要母

親抱著的孩子一樣。 

 

當老師因為我聽不見而對我有特別照顧時，有些妒忌的同學會開始有意無意地排

擠我、疏遠我，甚至會背地裡用許多小動作來傷害我，加上我深深地覺得那些自

稱是朋友的人們都是因為我是聽障才會接近我、與我相處，而不是真的想跟我做

朋友，因此我變得極度不相信友誼，就算有一直與我談心的好友，我的內心也永

遠對他們抱有懷疑與猜忌，很難相信人的這一點也隨著時間越來越嚴重，甚至在

各個學習階段幾乎都重重地傷害了每一個曾經相信我的人，更留下了許多遺憾。 

 

漸漸地，我開始不敢仰望那片高牆，只要一眼就能擊潰我寥寥無幾的信心，缺陷

易使人自卑，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跨越這道屏障與一般人正常相處，也不知道我是

否還能像以前一樣無所畏懼地面對那座名為寂的永恆之城，這些造就了我最大的

痛苦與折磨，我難以承受，甚至有無數次想要放棄這兩個世界，去到一個永遠回

不來的地方，那沒有盡頭的生死輪迴，儘管如此，我仍每一日每一年對著那些驚

憂的面孔露出看似無憂無慮的笑容，因為有他們，我必須活著，死了就什麼都沒

有了。 

 

為什麼我是聽障？ 

 

我心中竟開始出現這個疑問，是兒時未曾思考過的事情，我原認為我只是聽不見

而已，這念頭卻因環境影響與時間推移而逐漸惡化成「我就是個聾子、我就是跟

一般人不一樣、我就是只能靠著這機器聽聲音的怪物、我連最基本的注音都發不

好、中文也講得像外國人一樣不像台灣人、別人都要講好幾次我才能聽懂、我就



是個這麼麻煩的人」等這些負面情緒越積越多，寂色之城的陰影也隨著內心壓力

而越來越濃厚，連色彩都快看不見了，它不斷地擴散到我所有神經，淹沒我的正

面思想，就連那最初快樂的我也幾乎找不到了。 

 

就這麼傷痕累累地邁入高中階段，我被確診有「人群恐懼症」，是一種對於社交

感到強烈恐慌的心理疾病，因為國小的那一次陰影而造成我不敢上台，好幾次的

報告我永遠是負責製作，口頭報告都是由其他組員輪流說，有一次是主任的課，

說是希望同學可以自動自發的上台報告，而我卻因為這個陰影而失去全學年第一

名的市長獎資格，現在的我都還記得主任那因為我而失望的神情，內心的愧疚與

罪惡也逐漸成長茁壯，幾乎快壓抑不住，我仍拼盡全力去壓下它，即使身心都已

破爛不堪也要極力去掩蓋，因為那不是最初的我，最初的我應該是快樂的、幸福

的，那些悲傷、憤怒、受傷的模樣都不應該是我的樣子，我是這麼覺得。 

 

在崩潰邊緣之際，依稀想起曾聽一位老師說過，只要有任何心理上的問題可以去

找他，我彷彿像是要抓到最後一塊浮木般，不顧上課鐘聲響起，直直地朝老師的

方向跑去，在那場諮商中老師沒有出聲，只是在一旁等待我說出口，原以為我會

像前幾次看心理諮商那樣難以啟齒，這次卻不知道為什麼，一觸到那安靜的氛圍

中，我的眼淚竟不受控制地落下來，止都止不住，老師仍然沒有出聲音，只是在

一旁耐心地等待我將情緒平復下來，我在崩潰狀態下將這些年來所有內心的負面

情緒全數宣洩，那感覺像是全身靈魂被抽乾般，軀殼不像是自己的感覺，既陌生

又舒展的熟悉感自腦中浮現，這不就是最初的寂色之城、那座無聲天堂的畫面

嗎？ 

 

那寧靜的風景、被禁錮的色彩、無聲的季節，這一切的一切從未離開，一直都留

在我的心中，我卻忽略了，它其實一直都在，只是我不敢坦然面對、不敢認清自

己是聽不見的事實，此時的我看見那高聳的城牆正逐漸透明，城外的陰影取而代

之的是明亮的陽光，溫柔地驅散所有陰霾，使城墻層層透出所有城內的光彩，它

在告訴我，我不該繼續留戀這個地方，不能永遠依賴它的守護、不能藉由它來逃

避現實，雖然聽不見能減少世界的紛擾與社會的喧囂，卻無法看見自己真正的模

樣、無法體會有聲世界的美妙，它在告訴我，我該離開了，離開這片淨土，去開

創屬於自己的天堂，我是時候該向它道別了。 

 

在大學畢業的謝師宴講台上，我首次自己一人站在台上面對許多人報告，我努力

忍住緊張與不安感，只希望能趕快讓它結束，但如果一直抱有這想法，就會像最

初那樣沒有真正面對上台面對人群的恐懼，因此我開始只專注於報告內容，不去

想台下的觀眾是否看自己，一步一步慢慢地講述著，最後順利結束，我終於做到

了！ 

 



報告完一下台的我果然忍不住哭了，我很拼命的想忍住它卻怎麼也止不住，原來

那是感動的淚水，那是我從上台恐慌地獄中解脫的證明，這一路走過來很艱難很

累，卻很有意義很值得，相信往後的我更能坦然的面對人群、勇於面對缺陷，不

再因為聽障的身分而感到自卑，在這有聲世界裡，我們沒有不一樣。 

 

人們認為最可怕的無聲世界我注定要經歷一生，因此對於生死、未來都沒有什麼

好懼怕的了，而現在周遭的人常常說我總是看起來無憂無慮的，好像完全不擔心

未來的事情，那是因為一般人最恐懼的事情我正在經歷著，只要還有呼吸，每分

每秒都像是在夢中那寂色之城中度過，我站在距離它千里之遙的彼方，內心平靜

沒有任何波瀾，我身在充滿幸福與快樂的地方，它像寂色之城般透明閃耀、它像

彩色伊甸園般明亮歡快、也像無聲地獄般寧靜悠遠，是的，我在有聲世界裡找到

了天堂。 

 

再見了，那座名為寂的永恆之城、以及那道遙不可及的城牆，現在的我過得很好。 

 


